
７ 　 谁谁是是最最可可爱爱的的人人

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

魏　 巍

在祖国已经是春天了ꎬ可在这儿一切还留着冬季的容貌ꎮ 宽阔的弯曲的汉江ꎬ还铺着银色

的冰雪ꎬ江两岸ꎬ还是银色的山岭ꎬ低沉的流荡的云气也是白蒙蒙的ꎬ只有松林在山腰里、峡谷里

抹着一片片乌黑ꎮ ———这就是汉江前线的自然风色ꎮ

敌人离汉城最近处不过十五公里ꎬ离汉江还要近些ꎮ 美国侵略军的指挥官们早可以从望远

镜里看见汉城了ꎬ如果开动吉普车ꎬ可以用不到二十分钟ꎮ 可是他们不是用了二十分钟ꎬ他们是

用了九个多师的兵力ꎬ用了二十天的时间ꎬ用了一万一千多暴徒的血ꎬ把这些银色山岭上的冰雪

涂成了红的ꎬ可是他们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汉城ꎬ并不比二十天以前近多少ꎮ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大名鼎鼎的帝国主义ꎬ二十多万军队二十多天连十多公里都走不

了呢?

是他们的炮火不行吗? 不是ꎮ 他们的炮火确实凶恶得很ꎮ 他们能够把一个山头打得白雪

变黑雪ꎬ旧土变新土ꎬ松树林变成高粱茬子ꎬ松树的枝干倒满一地ꎮ 假若他们能够把全世界上的

钢铁ꎬ在一小时倾泻到一个阵地上的话ꎬ也是不会吝惜的ꎮ

可是ꎬ他们还是不能前进ꎮ

是因为他们的飞机不多吗? 不行吗? 或者是它们和地面的配合不好吗? 也不是ꎮ 他们的

飞机独霸天空ꎬ和地面的配合也并不坏ꎮ 他们可以任意把我们的前沿阵地和前线附近的村庄ꎬ

投上重磅炸弹和燃烧弹ꎬ使每一块阵地都升起火苗ꎬ可以把长着茂草的山峰烧得乌黑ꎮ

那么ꎬ是因为他们攻得不疯狂吗? 更不是ꎮ 一般说ꎬ当他们的第一次冲锋被击溃之后ꎬ第二

次冲锋组织得并不算太迟慢ꎮ 开始他们每天攻两三次ꎬ以后增加到五六次ꎬ七八次ꎬ甚至十几

次ꎮ 尽管我们阵地前ꎬ积起的美国人的死尸ꎬ已经阻塞了他们自己进攻的道路ꎬ但他们还是用火

的海、肉的海ꎬ向我们的滩头阵地冲击ꎮ 最后ꎬ他们的攻击ꎬ已经不分次数ꎬ在我们弹药缺乏的某

些阵地上ꎬ他们逼着李伪军和我们胶着起来ꎬ被我们打退后ꎬ就停留在距我们五十米外修建工

事ꎬ跟我们扭击ꎮ 他们的飞机、炮火ꎬ可以不分日夜ꎬ不分阴晴ꎬ尽量地轰射ꎮ 夜间ꎬ他们拉起照

明弹、探照灯的网ꎮ 最后ꎬ他们又施放了毒气ꎮ 你们看ꎬ除了原子弹ꎬ他们所有的都拿出来了ꎬ他

们所能够做的ꎬ都毫无遗漏地做了ꎮ 他们的攻击可以说是不疯狂的吗?

可是ꎬ他们前进了没有呢? 没有ꎮ

那么ꎬ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ꎬ这就是在敌人的面前ꎬ在汉江南岸的狭小的滩头阵

地上ꎬ隐伏着世界上第一流勇敢的军队ꎬ隐伏着具有优越战术素养的英雄的人!

当然ꎬ战斗是激烈而艰苦的ꎮ ———这并不像某些人所想的ꎬ我们的胜利像在花园里、原野上

随手撷取一束花草那么容易ꎮ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ꎬ双方都在反复地争夺ꎮ 这儿的战士ꎬ嘴唇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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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ꎬ耳朵震聋了ꎬ眼睛熬红了ꎮ 然而ꎬ他们用干焦的嘴唇吞一口炒面ꎬ咽一口雪ꎬ耳朵听不见ꎬ

就用结满红丝的眼睛ꎬ在滚腾的硝烟里ꎬ不瞬地向前凝视ꎮ 必要时ꎬ他们必须用炮火损坏的枪

把、刺刀、石头ꎬ把敌人拼下去ꎮ 这儿团、师的指挥员们ꎬ有时不得不在烧着大火的房子里ꎬ卷起

地图转到另一间房子里去ꎮ 这儿的电话员ꎬ每天几十次地去接被炮火击断的电话线ꎮ 这儿每一

个指挥员的时间ꎬ不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ꎬ而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度过!

某天夜晚ꎬ我到达某团指挥所的一间小房子ꎮ 一张朝鲜的小圆炕桌上铺着地图ꎬ点着一支

蜡烛ꎬ飞机还在外面不断地嗡嗡着ꎮ 副师长正和团长、政治委员在看地图ꎮ 他们研究妥当以后ꎬ

副师长———一个略显苍老的中年军人ꎬ打开他那银色的烟盒ꎬ给了我们每人一支香烟ꎮ 我们正

在蜡烛上对火ꎬ突然随着“嗵嗵”两声巨响ꎬ蜡烛忽地跳到地上熄灭了ꎮ 蒙着窗子的雨布也震落

下来ꎮ 照明弹的亮光像一轮满月一样照在窗上ꎮ

但谁也没有动ꎮ 团长把蜡烛从炕上拾起ꎬ又点着了ꎮ 政治委员拂去地图上震落的泥土ꎮ 警

卫员把雨布又蒙在窗上ꎮ 我们又点起了香烟ꎮ

团长像征求别人同意似的笑着ꎬ瞅着副师长ꎬ说:“副师长! 你看我们的战斗有点像«日日夜

夜»吧?”

副师长沉吟了一下ꎬ声音并不高地说:“是的ꎬ我们正经历着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战争ꎮ 我们ꎬ

不———”他纠正自己ꎬ指了指地图上画着的一条粗犷的红线ꎬ“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

夜夜’式的考验ꎮ”他停了一下ꎬ忽然ꎬ又弹掉烟灰ꎬ微笑着:“不过ꎬ我们的沙布洛夫是不少的!”

在战斗最紧张的一天ꎬ在师指挥所ꎬ我听到师政治委员———他长久没有刮胡子ꎬ眼睛熬得红

红的ꎬ在他每次打电话给他下级的时候ꎬ总要提到这几句:“同志们! 你们辛苦了吧?”他似乎并

不要下级回答ꎬ紧接着说:“我知道你们是辛苦的ꎮ”然后ꎬ他的声音又严肃又沉重:“应该清楚地

告诉同志们坚守的意义ꎬ我们的坚守ꎬ是为了钳制敌人ꎬ使东面的部队歼灭敌人ꎮ 没有意义的坚

守和消耗ꎬ我们是不会进行的ꎮ 你们知道的ꎬ我们一定要守到那一天ꎮ”停了一停ꎬ又说:“还要告

诉同志们ꎬ有飞机大炮才能打胜敌人算什么本事呢? 从革命的历史来看ꎬ反革命的武器总是比

我们好得多ꎬ然而失败的总是他们ꎬ而不是我们ꎮ 不要说在这方面超过他们ꎬ假若一旦平衡ꎬ或

者接近平衡ꎬ他们就会不存在了! 今天ꎬ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ꎬ就正是在这样条件下ꎬ我们还要

战胜他ꎮ 我们的本事就在这里!”他把耳机移开ꎬ似乎要放下的样子ꎬ但又迅速拿回来ꎬ补充了一

句:“我们的祖国会知道我们是怎样战胜敌人的!”

在阵地上ꎬ战士们就是以政治委员的同一英雄意志ꎬ进行着战斗ꎮ

这里ꎬ我要记下一段两个人坚守阵地的故事ꎮ 其中一个名叫辛九思ꎬ我亲自访问了他ꎮ 我

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别人说半句话ꎬ他就懂得全句意思的聪明青年ꎬ今年才二十岁ꎬ黑龙江人ꎬ是

一个刚入党两年的共产党员ꎬ现在是副班长ꎮ 在出国以后的苦战中ꎬ他像许多战士一样ꎬ裤子的

膝盖、裤裆都飞了花ꎬ但他补得很干净ꎮ 站在那儿ꎬ是那样英俊而可爱ꎮ 某天傍晚ꎬ当他到前哨

阵地反击敌人回来以后ꎬ见自己排的阵地上ꎬ许多战友都坐在自己的工事里ꎬ还保持着投弹射击

的姿势ꎬ但是却牺牲了ꎮ 只剩下了战士王志成一个人ꎬ聚精会神地蹲在工事里ꎬ眼往下瞅着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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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仍然很宁静ꎬ半天才打一枪ꎮ 敌人不知道这儿有多少人ꎬ也不敢上来ꎮ 辛九思爬到王志成的

身边悄悄地问:“你还有弹药吗?”王志成指指仅剩的两粒子弹ꎬ悄悄地幽默地答:“只有他兄弟两

个啦ꎬ你呢?”辛九思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圆圈ꎮ 这时ꎬ天已经黑了ꎮ 敌人的哨音满山乱响ꎬ

敌人的炮已经进行延伸射击ꎬ后面的连阵地上ꎬ也哇啦哇啦地说着外国话ꎮ ———显然ꎬ连的阵地

已经后撤了ꎮ 王志成说:“副班长ꎬ连的主力已经撤了ꎬ怎么没有送信来呢?”辛九思说:“是呀ꎬ怎

么没送信呢? 可是没命令ꎬ我们就不能撤ꎮ 我们不是给班长表示过ꎬ只要有一个人就要守住阵

地ꎮ 有两个人还能丢掉阵地吗?”王志成点点头说:“那当然ꎮ 我的决心早下了ꎮ 人家很好的同

志都为祖国牺牲了ꎬ我们死了ꎬ有什么关系!”辛九思马上纠正他说:“哪能死呢! 天塌大家死ꎬ过

河有槎子ꎮ 敌人上来咱们砸他一顿石头ꎬ往坡下一滚ꎬ那些胆小鬼不会找着咱们的ꎮ 我刚才就

是这样滚下来的ꎮ”说到这里ꎬ王志成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ꎬ说:“副班长ꎬ咱们俩还是快蹲到两

个工事里吧ꎬ炮弹打住一个ꎬ还有一个守阵地的!”说着ꎬ两个人就蹲在两个工事里了ꎮ 辛九思又

探过头去鼓励他说:“王志成! 好好坚守ꎬ回去给你立功呵!”王志成在星光下笑了一笑ꎬ点了点

头ꎮ 他们是这么沉着ꎬ一点也不慌乱ꎬ一会儿看看前头ꎬ一会儿听听后面ꎮ 这时ꎬ敌人的炮ꎬ已经

向阵地的后方ꎬ打得更远更远了ꎮ 四处的阵地上ꎬ敌人乱糟糟的ꎮ 这里已经像一座海水中的孤

岛ꎬ但敌人仍旧不敢上到这个给他们打击最严重的阵地ꎮ 几个钟头过去了ꎬ夜深风冷ꎬ他们的身

上、枪上ꎬ结满了霜花ꎬ冻得在战壕里跺着脚ꎮ 王志成又招呼辛九思:“副班长! 咱们这儿怪冷清

的ꎬ咱们吃炒面吧ꎬ别叫饿着ꎮ”“好吧ꎮ”辛九思答应着ꎬ两个人就把炒面袋子解开ꎬ风呜呜吹着ꎬ

吞一口炒面ꎬ就要把口儿连忙捂住ꎮ 直等通讯员踏过膝盖深的白雪来叫他们的时候ꎬ他们才按

着北斗星的指示绕过敌人走回来ꎮ

(有删改)

每逢佳节(节选)

冰　 心

唐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首诗ꎬ一千多年来脍炙人口ꎬ每逢佳节ꎬ在异乡的游

子ꎬ谁不在心里低徊地背诵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ꎬ每逢佳节倍思亲ꎮ

遥知兄弟登高处ꎬ遍插茱萸少一人ꎮ

其实ꎬ在秋高气爽的风光里ꎬ在满眼黄花红叶的山头ꎬ饮着菊花酒、插着茱萸的兄弟们ꎬ也更

会忆起“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王维ꎬ他们并肩站在山上遥望天涯ꎬ也会不约而同地怅忆着异乡的

游子ꎬ恨不得这时也有他在内ꎬ和大家一起度过这欢乐的时光ꎮ

我深深知道这种情绪ꎬ因为每逢国庆ꎬ我都会极其深切地想到我们海外的亲人ꎮ 在新秋的

爽风和微温的朝阳下ꎬ我登上天安门前的观礼台ꎬ迎面就看到排成一长列的军乐队ꎬ灿白的制服

和金黄的乐器ꎬ在朝阳下闪光ꎬ还有一眼望不尽的、草绿色、白色的一方方的像用刀裁出来的各

种军队的整齐行列ꎬ他们的后面是花枝招展的像一大片花畦的少年儿童的队伍ꎬ太远了ꎬ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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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笑语ꎬ但看万头攒动的样子ꎬ就知道他们在欢悦地说个不停􀆺􀆺这一切ꎬ从礼炮放过的两

个钟头ꎬ直到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贵宾们ꎬ在天安门城楼上从东到西向我们挥

帽招手时为止ꎬ我的心一直在想着许许多多现在在国外的男女老幼的脸ꎬ我忆起他们恳挚的直

盯在你脸上的眼光ꎬ他们的倾听着你谈话的神情ꎬ他们的从车窗外伸进来的滚热的手ꎬ他们不断

起伏的在我们车外唱的高亢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我想ꎬ这时候ꎬ在全地球ꎬ不知道有几千万

颗的心ꎬ向日葵似的转向着天安门ꎬ而在天安门上ꎬ和天安门的周围———这周围扩大到祖国国境

的边界———更不知道有几亿万颗的心ꎬ也正想念着国外的亲人啊!

观礼台前涌过浩荡的彩旗的海ꎬ欢呼的声音像雄壮的波涛一般地起落ꎬ我的心思随着这涛

声飘到印度的孟买ꎬ我看到一个老人清癯的布满皱纹的笑脸ꎬ他出国的年头和我出生的年纪差

不多一样长! 他是那般亲热地、颤巍巍地跟在我们身后ꎬ不住地问长问短ꎬ又喜悦ꎬ又惊奇ꎬ两行

激动的热泪ꎬ沿着眼角皱纹ꎬ一直流下双颊􀆺􀆺

我的心思ꎬ飘到英国的利物浦ꎬ在一个四壁画满中国风景ꎬ屋顶挂着中国宫灯的饭店里ꎬ那

一对热情的店主夫妇ꎬ斟上一杯又一杯的浓郁的酒ꎬ欢祝祖国万岁、祖国人民万岁ꎬ勉强我们一

杯一杯地喝干ꎮ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ꎬ使得他们三十多年抛乡离井ꎬ异乡糊口的生活ꎬ突然增加

了光彩ꎬ看见了来访的亲人ꎬ更使他们兴奋ꎬ他们的眼里、身上ꎬ涌溢着如海的深情􀆺􀆺谁道“西

出阳关无故人”? 我们虽是不会喝酒的人ꎬ那时也“十觞亦不醉”地痛饮了下去􀆺􀆺

我的心思ꎬ飘到缅甸的仰光ꎬ码头上一长行的献花的孩子ꎬ向着我们扑来ꎮ 这一群华侨儿

童ꎬ打扮得出水芙蓉一般的皎洁秀丽ꎬ短裤短裙ꎬ露出肥胖的小腿ꎬ覆额的黑发下闪烁着欢喜的

眼光ꎮ 他们献过花ꎬ便挂在我们的臂上ꎬ紧紧地跟着我们走ꎬ我笑问他们:“你们认得我们吗? 怎

么跟我们这么亲热啊?”他们天真地笑着仰头说:“为什么怕生呢? 你们是我们的亲人啊!”他们

说的普通话ꎬ是那么清脆ꎬ那么正确ꎬ“亲人”这两个字ꎬ流到我们的耳朵里ꎬ把我们的心都融化

了􀆺􀆺

􀆺􀆺􀆺􀆺

我的心思ꎬ飘过异国的许多口岸ꎬ熨帖着各处各地在异乡作客的亲人ꎮ 他们和他们的祖先

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ꎬ被从前的黑暗政治所压迫ꎬ咬着牙漂洋过海ꎬ到远离祖国的地方ꎬ靠

着自己坚强的双手ꎬ经过千辛万苦ꎬ立业成家ꎮ 在祖国悲惨黑暗的年头ꎬ他们是有家难奔ꎬ有国

难投ꎬ岁时节庆ꎬ怅望故乡ꎬ也只有魂销肠断ꎻ然而他们并不灰心ꎬ一面竭力地从各方面辅助祖国

自由独立的事业ꎬ一面和当地人民合作友好ꎬ鼓着勇气生活下去ꎮ 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ꎬ十

二年之中ꎬ不但站得稳ꎬ而且站得高ꎬ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面鲜红的旗帜ꎮ 如今ꎬ我们海外的

亲人ꎬ每逢佳节ꎬ不是低徊抑郁地思乡ꎬ而是欢欣鼓舞地悬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ꎮ 但是ꎬ他们

应该会想到ꎬ在天安门上面和周围ꎬ也有无数颗火热的心在想着他们ꎬ交叉的亿万颗心ꎬ在同一

节奏里剧烈地跳动ꎮ 这种音乐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一样ꎬ是崭新的ꎬ它鼓舞着我们ꎬ在迎风

飘扬的五星红旗之下ꎬ隔着海洋ꎬ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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